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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汪玥含《大地歌声》：

战歌铿锵
□董 婧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回望曾经的光辉岁月，感动与思考油

然而生。“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系列”丛

书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该系列中的《大地歌声》出自儿童文

学作家汪玥含之手。《大地歌声》以苏北小

镇木央镇为故事发生的主要舞台，以少年

王二噶为主角，采用限制视角与全知全能

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描写了王二噶与当地

淮剧戏班的交往以及为新四军传递情报

的过程，再现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壮丽

图景。

抗日战争的历史与当下和平年代的

儿童生活相对疏离，如何引领儿童走进那

个战火纷飞的历史时空，并在其中受到精

神的感染和洗礼，是抗战题材儿童小说需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大地歌声》中，作

者主要采用了儿童视角，通过儿童眼中的

世界和经历的生活表现宏大的战争主题。

这种创作手法在《鸡毛信》《雨来没有死》

《小兵张嘎》等同类题材的经典作品中曾

被一再运用。《大地歌声》从少年王二噶的

生活入手，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

表现出苏北人民在日寇蹂躏下的悲惨命

运和在游击队、新四军领导下的顽强反

抗。书中没有空洞的口号和说教，一切宏

大主题都深切地体现在王二噶的生活之

中。这种以小人物表现大主题的手法使小

读者能对角色产生代入感，身临其境地体

验抗战的历史氛围，从而感悟到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由此坚定

爱国主义信念。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的灵魂，而爱

国主义情操的培养是抗战题材儿童小说

的主要创作意图，这一意图的实现很大程

度上要依靠英雄形象的塑造。在《大地歌

声》中，作者以饱含热情的笔墨刻画了一

系列英雄人物，有血有肉，富于感染力，在

潜移默化中激发小读者的爱国热情和英

雄主义情怀。至于主人公王二噶，他是机

智勇敢的小英雄，但并没有被过分拔高，

仍然保留着儿童天真的本性，而不是一个

意识形态化的符号，这表明作者具有自觉

的儿童本位的创作立场。此外，该书中

反派人物小五叔的塑造也别具特色，作

者在批判他为一己私利违背民族大义

的同时，并没有将其平面化、脸谱化，他

既为日军服务同时又尽力保护当地百

姓，是一个有着现实生活困境以及内心

善恶激烈矛盾冲突的人。这样的写法符

合历史和人性的真实，有助于小读者更

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抗战和人本身。

小说的亮点还在于传统文化元素的

巧妙融入。作者以大量笔墨描写王二噶与

淮剧戏班众演员的交往以及看戏过程，他

传递情报的方式就是向自己的哥哥、新四

军战士王大可讲述戏文，情报的内容就隐

藏其中。书中介绍了多个淮剧经典剧目，

每部剧暗含一个命令，新四军和游击队战

士根据命令发起行动，招致敌人反扑，三

者形成循环，以此为线索串联起整个故

事。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使全书结构紧凑、

脉络分明，同时还有助于小读者认识淮剧

这一传统艺术样式，戏剧的内容和所宣扬

的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还与小说情节和

主题思想相呼应，产生某种互文关系，形

成“戏中戏”，使传统的抗战主题焕发出新

的光彩。

残酷现实与美好期许之间的矛盾冲

突是作家在创作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时不

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大地歌声》中，作者

有效地平衡了二者的关系。书中揭示了战

争残酷的、非人道的一面，但作者没有过

度渲染血腥和恐怖，而是将重点放在突出

英雄人物事迹的正面描写上，将小读者的

阅读兴趣集中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

怀上。

《
奇
花
》
，陈
模
著
，1979

年12

月
，中
国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
第380

期
·

■
封
面
欣
赏

阳光书房

责任编辑：王 杨 电话：（010）65389071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2015年8月10日 星期一文学评论

■短 讯

《我家住在大海上》在京首发
8年，2920天，一家三口横跨三大洋、五大洲，途经25个国家

和地区，航行近10万海里——这是叶丽萍一家三口独特的生命体

验，也是一个平凡家庭不平凡的寻梦之旅、一个孩子不平凡的成长

历程。2015年7月29日，“亲人在哪家在哪——《我家住在大海上：

平凡家庭的幸福密钥》解密分享会”在京召开。作者叶丽萍携其女

儿江悦彤向读者展示该书的神秘旅程，分享“亲人在哪家在哪”的

幸福理念。发布会上，三川玲、胡华、石晓芳三位儿童文学出版与教

育专家，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经验。

《我家住在大海上：平凡家庭的幸福密钥》一书详细记录了叶

丽萍一家人在8年航海旅途中的点滴家庭生活。8年来，他们不仅

实现了环球旅行的梦想，还共同战胜了丈夫的抑郁症，成功修复了

夫妻关系，并且培养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秀女儿。这一家人用此次

经历告诉读者,家庭幸福的要素中不仅仅有信任、理解、宽容、感

动，更不能缺少磨难以及最难能可贵的勇气和梦想。2014年，该书

在台湾地区出版，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今年7月，接力出版社

出版的简体版《我家住在大海上：平凡家庭的幸福密钥》，也引起了

多方的关注。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出席了首发活动，他坦言，该书最打动

他的就是这一家三口在遭遇众多困难时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

地迎难而上，最终收获了家庭的幸福。一家三口独特的经历让读者

认识到家的价值和含义，用苦难酝酿的甜蜜更让人沉醉。（行 超）

经过初审和决审遴选，第四届丰子

恺儿童图画书奖各奖项于日前揭晓。林

小杯创作的《喀哒喀哒喀哒》获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首奖；获丰子恺儿童图画

书奖佳作奖的作品分别为《棉婆婆睡不

着》（作者廖小琴，绘者朱成梁，信谊基

金出版社出版）、《牙齿、牙齿、扔屋顶》

（作者、绘者刘洵，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出

版）、《小喜鹊和岩石山》（作者刘清彦，

绘者蔡兆伦，社团法人台湾彩虹爱家生

命教育协会出版）及《拐杖狗》（作者、绘

者李如青，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五本获奖作品题材虽然各异，但皆透

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呈现了图画书丰富的

创造力及趣味文化特色。以首奖《喀哒喀

哒喀哒》为例，评委会认为，此书以图画、

文字及声音共同创造一个故事，为读者

在视觉及听觉方面均带来愉悦的阅读享

受。在图画的表现上，该书作者以鲜明

多变的色彩及模仿儿童绘画的笔触，展

现天真活泼的特性；又巧妙细心地运用

颜色及纹路的变化，呈现特殊有效的画

面质感，其丰富的变化为作品添加活泼

性；创作者又透过文字展现极高的音乐

性，以活泼轻快的调性节奏，邀请读者一

同玩语言，借助“喀哒喀哒”声以模仿缝

纫机的运作声。该作品对儿童及父母而

言，都具有不同的阅读价值。

此次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参选作

品来自中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均为

2013年 1月至 2014 年 12月之间初版的

华文原创儿童图画书。初审评委先从

196 份参赛作品中，根据所拟定评审标

准——主题、情节、概念、角色、场景、氛

围等方面都与文图搭配出色，内容与形

式适合3至 12岁的儿童阅读，挑选出34

本入围书。最后再经过决审委员的反复

讨论和认真评选，投票选出优秀得奖作

品。书奖评委会由来自中国、美国的儿

童文学、教育、艺术、图书馆等相关专业

的专家组成。 （童 文）

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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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波先生擅长于写童话和

诗。在那两个领域，他是安坐高

位的王者。但这一回，他以《婷婷

的树》（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

社，2015年6月）告诉世人，写小

说他一样是高手、强人。我是早

看出他的这一能耐的，几回想对

他说：“您为何不写写小说？”我是

从他在童话中显示出来的超凡脱

俗的叙事能力看到这一点的。不

是所有写童话、写诗的作家都可转写小说的。

因为他们的童话太“童话”，诗也太“诗”，只有一

番空灵、情绪和情趣，而无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

支撑，缺少一些“事”——事情、事体。还有，金

波先生的童话和诗都有结构上的起起落落，有

动荡和摇摆，甚至还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跌

宕。而这一切，是小说——特别是一部长篇小

说所需要的。看《婷婷的树》之情节安排，你就

能看到这一切对小说是多么重要，而这一切，在

金波先生的童话甚至是他的诗里，都早已有

之。犹如盖房，房可有各种风格和模样，但建筑

的结构原理却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金波先生有丰厚的生活记

忆。他这一辈子实在是太丰盈了。他看到的、

听到的，大概不是几本、十几本小说就可以说完

的。童话和诗可以满足他对美的向往、对情感

的抒发、对一些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可以让他的

一部分经验得以顺畅地转化为文字。但有一些

非常宝贵的——甚至价值连城的“材料”，我以

为不是都能由童话和诗得以呈现的，比如他丰

富多彩的童年，比如他

风云变幻的身世。在

我的印象中，生活中的

金波先生是一个既喜

抒情又喜叙事的人。

而与他聊天，大多聊的

是事，只是在一些特定

场 合 才 能 看 到 他 抒

情。也就是说，他只是

心思尽在童话和诗上，

暂不想碰小说而已，一

旦哪天他动了碰一碰

小说的念头，就一定和

他写童话和诗一样得

心应手，因为那一切都

是早就预备好了的。

这么一说，你看到

长篇小说《婷婷的树》

写得如此地道，如此

“小说”，也就用不着

过于惊讶了。但我还

是惊讶了——惊讶的

不是金波先生写小说，惊讶的是金波先生写小

说的理路和方式。一部长篇，他竟然只用八条

蚕、一棵桑树来支撑。可就这八条蚕、一棵桑

树，却写得风生水起、人心纠结，甚至产生强烈

的心灵冲击。人世沧桑，当小说写到二十年过

去，孩子都成大人而且都已离去，只剩下一棵

桑树伴随老人时，你居然无法不让自己动容。

《婷婷的树》逼着我这个只会写小说而且写了

几十年小说的人，开始重新思考小说的理念和

艺术。我在想一个叫“轻与重”的艺术辩证

法。小说，甚至是写长篇小说，看来不一定非

选择重大事件不可，一些看似很轻的事情——

连事件都谈不上，倒有可能深藏大义。那泰山

一般重的，反而有可能没有什么可挖掘的，也

就是一个苍白的重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将

这些事情看成是重。那八条蚕，在善良的婷婷

眼里就是重，无法承受的重。她会为之伤心，

甚至为之哭泣。这里，金波先生又让我们思考

一个问题：在孩子眼里何为轻何为重。书中的

靳爷爷，就是金爷爷，这八成是没有错的。金

波先生回到了孩子的立场。这个“回到”，大概

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秘

诀。一个人长大了，他的世界日益宽广，关注的

事情和问题也在日益增大和加重，阶级、政权、

党派、战争、经济危机……这一切概念纷纷涌入

他的思维，渐渐地，他也就会忘记他童年的重。

而当他开始写他认为的儿童文学时，往往将他

当下的重当作了孩子的重。我一直的观点：儿

童文学也是文学，与文学的一般原理和标准并

无不同。如果一定要说儿童文学有什么特别

之处，这一点倒是可以成为区别于一般文学的

地方：儿童文学有它自己的重，而这个重却可

能在一般人看来是轻。金波先生体察童心，何

轻何重，了然在胸。八条蚕、一棵桑树轻吗？

不轻，它们含着的是关于善、生命的话题，加之

那些各有品性的人物的参与，使一切都变得重

了起来，我们甚至看到了人性在重压之下的

变形与光芒。仗着对轻重辩证法的透彻理

解，金波先生坦然而自由地操作他的题材，让

我们领略了“勺水兴波”这一生动而不可思议

的情景。

《婷婷的树》通篇没有一个深奥的词，也没

有一个曲折环绕的句子，浅浅地说，轻轻地说，

干干净净地说，却将作者想说的都圆满地说出

来了。而被说出的这个世界，却是一个具有深

度的世界。“人是会走动的树，树是不走动的

人”，这句话里没有一个深词，谁都听得懂，哪怕

是幼儿园的孩子也都能毫不费劲地听懂。可是

这句话的含义却丰富到无边。它包含的哲理和

诗意，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尽的。说《婷婷的

树》用了那么多的文字，其实就是在说这一句

话，大概也不为错。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些奥

义，不是非得要用大词和深词不可的。金波先

生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轻松地向我们演示一个

用浅语呈现世界的完美过程。儿童文学作家可

以从他的这种平和的叙述中体会儿童文学是怎

样进行语言修辞的。他用一本《婷婷的树》向我

们解读了另一个艺术辩证法——“深与浅”的艺

术辩证法。

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相比，一大文体

特征是诗对小说的介入。可惜的是，这一特征

由于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而导致消失。我们想

一想：一部《红楼梦》若没有那些诗词穿插其

中，将会如何？还会有这座文学的高山吗？那

些诗词，不仅使小说更加出神入化，还在整个

的小说叙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起承转合等各

种作用。读到《婷婷的树》，使我想到了这一

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虽说《婷婷的树》将诗

引入小说的用法与古典小说不尽相同，但由诗

与小说共同完成一部作品的叙事，却是同样的

路数，而这个路数已经久违了。在儿童文学这

里更是一种稀罕的绝配。这些镶嵌在章与章之

间的诗，与小说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若即若

离，但其效能却妙不可言。它让小说笼上了诗

的轻纱般的云雾。若那一章章文字是一座座山

峦，这飘来飘去的云雾，使山峦变得更加迷人

了。云雾中的山和没有云雾的裸山，就审美而

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诗还起到了点化小说

题旨的作用。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地说出，它

们在何处点化了题旨，但就是分明感觉到了点

化。另外，这一镶嵌，还带来了阅读节奏的变

化。看一章故事，再读一首诗，犹如在剧场看

戏，一幕过去，响起幕间音乐，那感觉真的很不

错。说到底，金波先生骨子里还是一个诗人。

他以《婷婷的树》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了另一

种品质的小说。

金波先生的这一生是令人羡慕的。他写到

今日，我们还是不断地看到他文字背后无休止

的成长。这一点我们大概只能仰望了。

金波先生为我们筑起一座美瓦情砖、画梁

诗阶的文字屋。我很喜欢《婷婷的树》中另一个

人物：坐坐。就学着他的口吻说一句：“请到金

波先生的文字屋坐坐。”再对全中国的孩子说一

句：“请到金波爷爷的文字屋坐坐。”

八条蚕和一棵桑树支撑的小说
□曹文轩

人物志

辽宁的青年诗人小

山十几年前转去《福建文

学》当编辑，又成为了两个

孩子的母亲，多了一份责

任和担当。她写了上百篇

童话，出版了三四本童话

集，成为全国冰心儿童文

学奖、福建省政府百花奖

得主的童话作家，在童话

中书写自己心灵的文化

诉求。

小山 1964 年出生在

辽宁丹东市。爸爸是公安

局干部，整洁的警服纤尘

不染，腰间束着一条宽宽

的皮带，皮带上的手枪是

哥哥垂涎的梦想。小山最

喜欢一个人坐在门前石头

上等爸爸下班。可有一天，

爸爸因“文革”一桩错案被

关押，她从妈妈的无言和

顺从中，看到往日欢乐的

家庭笼上了悲剧的阴影。1969 年 3 月，他们

被遣送到爸爸的出生地——营口市盖县东

部的一个小山村，那时小山 5岁。母亲吴氏，

出身满族，本姓乌拉。她以满族女性特有的

刚强干练撑起一个家，带领着孩子们等待

父亲“归来”。母亲的等待乐观而健康。小山

在长篇童话《达哈苏》中，描写虎王达哈苏

的成长时，特别强调母亲的影响。她说：“达

哈苏的妈妈其实是我母亲的化身。不知不

觉地，我经年写虎，居然是和一个心愿有关

了，解读王者之路灵魂升华之路，也是我献

给故乡山岭抚养我长大的感恩，也是我表

达对母亲的深情。”

小山大学读历史系，但她爱文学。念大

二的时候，在校报上发表作品，本名贾秀莉

的她，为了感激盖县的山岭对她的养育，自

取笔名小山。毕业后，当老师，当记者，小山

展开诗歌的翅膀翱翔。我认识她时，她是《文

学少年》期刊社新来的小编辑。却没有想到，

离开沈阳，她嫁给了童话。她说：“在成人文

学的森林里，我走了很久，一抬头，看见了一

棵挂着糖果和星星的圣诞树在梦幻般的草

地上闪闪发光……”

2001年,小山南迁福州。生活在安稳宁静

的小巢，她的写作也生成爱的表达，童话便

是她爱的神矢。每年假日，她都几经辗转回

到盖县。童年的小院未改，满院的鸡鸭鹅、青

葱碧绿的菜园子，还有那不舍昼夜的潺潺小

河……都是她无法剥离的乡思。回到福建，

这些乡思全都生长成童话，姹紫嫣红。《嗨，

我是小鹅艾莉》中有浓浓的乡思和绵绵的亲

情；《露珠小孩》里，生命短促的露珠下半夜

出生，趁着夜阑人静，把一滴琼浆奉献给需

要帮助的人；《一封信去往紫紫村》中，一封

丢失在站台上的信在大风中寻找收信人。多

傻，傻得多可爱。我像孩子似的迷恋着小山

的童话，我把她童话里的大青萝卜、小土豆、

蚂蚁k……都视为小山的姊妹。我知道，这些

童话的主人和故事，并非现实中的存在，但

它是植根于现实的美妙幻想，而幻想正是童

话最大的特征。小山在虚构的童话中表现了

她的七彩梦。小山是一个从来没有把自己从

自然万物中剥离的诗人，美人明月芳草珍禽

蝴蝶毛虫都是她情深意笃的姊妹，都可以借

它们的纯真抒发胸怀。而诗意的灵感也正来

自于花枝的摇曳、水波的弹跳和飞雪的舞

蹈；来自于激情和闪电之间，温情和月光之

间的艺术联想。它们体现了小山对生命万象

的关照，折射出她对世界大美或小美的热

爱。小山，写吧，不光是孩子们需要童话，光

怪陆离的成人世界又何尝不需要童话的温

馨与纯净、和谐与安宁。

嫁
给
童
话
的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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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